
每个名字里都住有一座神殿
□钟倩

爱写繁体字的书法家
□杨建东

上个月，我去电视台录制节目，
还没进大门，就被一身穿制服的工
作人员叫住，他手拿核对名单，“你
是来录节目的吧？”话音落下，我一
脸蒙圈，他又把我的名字念错了。

“倩”与“情”的确长得很像，再加上
本人姓“钟”，连起来读，眼神儿稍不
注意就会被认成“钟情”。

从小到大，有多少次被叫错名
字，我就有多少回满脸涨红的尴尬，
就有多少次想改名字的冲动。可是，
按照老人的说法，名字是不能乱改
动的，咨询过公安局户籍科的工作
人员，对方说改名字必须有理由，还
要开什么证明，我只好放弃念头。事
后查字典，“倩”是美丽的意思，对女
孩子来说，这个名字本身有着美好
的寓意。

和很多孩子一样，刚学会握笔
写字那会儿，父亲就教我用钢笔练
习写自己的名字，“名字写不好，会
让人瞧不起”，“名字要写得大气，做
人更要大气”云云，被我奉为家训，
所以姓名这两个字，我是千锤百炼，
一丝不苟，每次写的时候，心里都萦

绕着几分敬畏。上学后，我的名字被
任课老师念错、写错，就成为家常便
饭。依稀记得上中学时，新换的政治
课老师年过五旬，普通话说得走腔
怪调，而且牙齿参差不齐，她讲课的
时候经常闹出笑话。当她抑扬顿挫
念出“钟情”，请站起来回答问题时，
整个课堂瞬间沸腾了。本来课堂很
枯燥，这下可找到燃点了。有同学为
她纠正错字，她似乎反应慢，又把念
错的名字重复一遍，当时我恨不能
推门狂奔出去。其实，她也非常紧
张，我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已经僵
硬。

错字的烦恼如影相随，伴随着
我的成长。记得有位老编审说过，有
铅字的地方，就有错字。的确如此，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还没有犯错
的时候呢？但是，一错成千古恨，一
错酿成半生遗憾的事情，不胜枚举。
如果觉得“一个错字，没什么大不
了”，那其实是一种自我放纵，严谨
而准确是为人、做事的基本标准。好
多时候，朋友让帮忙修改文章，一看
到错字连篇，顿时没了往下看的心

情，对长年累月与文字打交道的人
来说，错字接二连三不啻于一种精
神折磨。

记得本地论坛上有位网友，我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
杂文集。翻到最后，书中有一页文字
贴了一张修正纸，与字体一般大，我
顿时非常感动。事后他在博文中为
大家解释，书印出来后，他发现有个
错字，但已经无法采取挽回措施，于
是他就想了个办法，买来修正纸，一
本一本地贴，一个一个地改。这位网
友已经年过六旬，退休前从事学术
研究工作。我能想象到灯光下他戴
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贴修正纸的
动人场景，那是多么枯燥的活儿啊，
又是多么执着的追求。对错字零容
忍，不仅是一种敬畏精神，也是自律
的人生。

从事文学创作后，避免写错字、
力争不出错，敬畏再敬畏，成为我
的追求。我相信，每个人的名字里
都有一座神殿，每个词语里都有一
个精灵，敬畏字纸，本身也是抵达
我们自身的心路。

表姨，对不起
□吴永亮

但凡错字，有两种情况，一是
无知而写错，一是有意而错之。后
者，常在著名景点由著名人士写就
(如大明湖的“眀”多一横，趵突泉的
“突”少两点)。当然，也不排除书写者
当初就是写错了，然后绞尽脑汁编
造出自圆其说的理由。

我先说说有意而为之的故事
吧。

我老家在江苏溧水，典型的丘陵
地区。山不高，但草木繁茂，溪水潺
潺。

解放前，刘家独居山坳，方圆一
里田地纵横交错、山坡树木郁郁葱
葱，让人仰慕。刘家常常接济邻里乡
亲，有口皆碑，人缘极好。但当地戴
姓地主，横行乡里，采取高压、恐吓
等手段，逼刘家低价出让家产。无奈
之下，刘家请来一位先生书写出卖
合同。刘家媳妇哭着说，请戴大人高
抬贵手，将房前那棵歪脖子柿树留
下，以便家人将来路过有个念想。戴
大人不知动了哪丝善念，居然同意
了。于是双方签字画押。刘家背井离
乡而去。
十年后，房前屋后树木参天蔽

日。戴大人令人采伐，准备换成银子
到上海滩去闯荡闯荡。不料，刘家闻
讯立马赶到，加以制止。原来，那位
先生在撰写合同时故意将“柿树不
卖”写成“是树不卖”，并私下悄悄告
诉刘家。当时写好后是念给双方听
的，于是“是树不卖”成了白纸黑字。
戴家吃了哑巴亏，一气之下，作价卖
给刘家。新中国成立后，刘家成了地
主，戴大人反而成了中农。世事难料
啊。那位先生心怀愧疚，远走他乡，
不知所终。

刘家儿媳就是我妈妈七拐八弯
的一位亲戚，我喊表姨。

1980年9月，我经过地方高考来
到济南军区步兵指挥学校学习。

到军校后，我念及全村亲朋好
友对我家的关照，隔三岔五给全村
挨家挨户写信，自然少不了表姨家。

我给表姨信封专门贴上《荷花》
邮票，因为表姨家门前池塘夏天盛
开荷花。我为了表示礼貌，还在姨的
名字后面写上“(婊姨)收”。

当时，我想，姨是女字旁，表姨
的“表”自然也应该是女字旁。

于是这封信就发了出去。这是我

第一次给表姨写信，也是最后一次。
说也巧，信发出去第二天，我从

《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写“表姨”
的文章，当时，我还以为报纸出了
错。等我从战友的字典上查到“婊”
字，脑子顿时蒙了。“婊”这个如此恶
毒的字眼竟然安在我可敬可爱受苦
受难的表姨身上……

当时，我揪着自己头发，想狠狠
揍自己一顿。

我立马给弟弟写信，让他火速
想办法灭火。

后来，弟弟回信告诉我，表姨收
到信找到我弟弟，乐得合不拢嘴，非
让我弟弟念给她听。

我弟弟发现“婊”字，念完之后
将信留了下来。随后那信丢了，其实
是被我弟弟投进了灶膛。

从此，我对表姨敬而远之，内心
一直藏着愧疚，直到表姨今年初去世。

对不起，我亲爱的表姨。
表姨，从那时起，我发奋努力，

钻研汉字，如今出版《跟着部首去认
字》《中国汉字的故事》《有趣的会意
字》等书籍。

表姨，说到这，您能原谅我吗？

你的错字不一般
□焦庆福

1983年，我考入邹县十三中尖子
班，成了老侯的学生。老侯名叫侯枫，
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老
侯一向很认真，作业中的“×”号大而
鲜红。更让人难为情的是，对写错字
的同学，老侯一定会在课堂上点名批
评。

老侯第一次评讲错字就点了我
的名字。我作业中出现了两个错字。
第一个是“毅”，其形旁“豙”少了最后
两笔。第二个错字是“武”，“弋”上多了
一撇。老侯讲解时，我一直低着头。他
于是非常恼火，让我站起来听讲。当
听到他那句“你的错字不简单”，我已
经泪流满面。尖子生出这种笑话，脸
上哪里还有光彩？

老侯的认真让我更加谨慎了。学
习中出现错误是正常的，但如果不能
正视错误，苦果只能自己品尝。

第二次被老侯批评，是在我上初
三时。老侯分析课文时，有个同学趁
机给我传过一张纸条：我从家里带
来了钢铁，中午吃饭请你！纸条里的

“钢铁”是指我们这里一种叫“缸贴”的
干粮。那同学或许不知道应该写成

“缸贴”，也或许是跟我开玩笑。我于
是写纸条回复，“好，吃钢铁。”这个纸
条被老侯发现了。他异常恼火：“初三
的学生了，你的错字不一般呀。”我小
声地说：“是别字，不是错字。”这话让
老侯听见了：“还别字呢，想吃钢铁，
不怕把牙硌掉？”品品老侯这句话，羞
死了。

这事让我对老侯有了情绪。跟他
上学三年了，他对我们还是那么苛
刻。

我后来逮住了一次报复老侯的
机会。放寒假时，老侯下发了家庭通
知书。内容是他亲自填写的。老侯有
个特别之处，总要在通知书上签上自
己的名字。老侯的钢笔字漂亮，可再
漂亮的字也被我钻了空子。我在“侯
枫”的侯字中间加了一竖，“侯枫”便
成了“候枫”。我严肃地找到了老侯：

“侯老师，你看这个字？”老侯眯起眼
睛，而后在我脑袋上狠狠地尅了一
下：“你的错字不一般。”

我参加工作后，与老侯成了同
事。相处日久，我终于发现了他的缺
点。1999年，我们一起去长青山职业学

校培训电脑操作。有一次，他小声地
问我：“我怎么就是打不出自己的名
字呢？”我问他：“你怎么打的？”他沮丧
地说：“我也是用全拼呀，侯枫，不就
是huó fēng吗？”我这才知道，老侯小
时家里穷，是从小学三年级上起，没
学过拼音。

2018年5月，我的小说集《曾经的
希望》第二次印刷了。老侯此时已退
休十多年了。第一次出版时，我没敢
拿书送他。我真怕他那挑剔的眼睛。
已经是第二次印刷了，我的胆子才大
了些，让人给他捎去一本，并得意洋
洋地在扉页上写上了几个字。

前不久，一个叫“老侯”的人申请
加微信好友。我怀疑此“老侯”就是彼

“老侯”，于是坦然接受了。老侯立刻
发来一条微信：“我已经学会拼音
了。”接着他又发来一张图片，并嘱咐
我仔细看看。我凝神细看，图片上正
是我送给老侯的小说集。老侯的第
三条微信则让我如同掉进了冰窟
窿：“你的错字不一般。”

“侯老师惠存”这几个字，我把
“侯”写成了“候”。

我看书画展、报刊上的书法作品及大厅悬挂的
书法作品，首先看有无错字漏字，有些书法家的作
品经常错漏字。办公楼、会议室、接待大厅悬挂名人
字画以示风雅，单位领导和员工一看美化环境，一
片叫好，但字画中的错字却无人发现。这就不叫风
雅，应叫有伤大雅。
书法家摸起毛笔就写繁体字，多数人并不懂文

字的起源、发展、演变，有些字能繁、有些字不能繁，
一繁就错。

一名家号为“白石传人”，给湖区题词“日出鬥
金”，京城一名家写“单於夜遁逃”。有国家级书协会
员写“一壸浊酒喜相逢”、“皇後”、“酒壇”、“长徵”等
等，真是洋相百出。北京一出版社出版的唐边塞诗
由中国书协推荐60名著名书法家书写，有4人出错。

许多古国名、古地名、古人名和姓氏就是今天
的简化字，繁写则错，我曾将简繁异义的字试探艺
术家周峰(水浒邮票设计者)、王步强(省团校教授、书
法家)，他们无一出错，我伸拇指赞佩。书法家逢字
必繁，故弄玄虚，以显深奥，欲深奥却浅显，暴露低
级错误，暴露文化狭窄。只、烟、斗、干、升、党、谷、朴、
几、洒、台、和、冲、征、卷、伙、范、于、万、腊、系、里、
帘、志、才、郁、叶等常用字有时能繁有时不能繁，还
有卷、担、抬、划、饥，名词可繁写，动词则简写，有书
法家建议写规范简化字，那样，水平低的书法家和
观众就弄不错。启功写字能简能繁，不出错字，书法
态度十分严谨，他学识面很广，文化颇深，实为文化
大家，书法家先师。

中国文字发展了近三千年，确实复杂，确实多
彩。书法是研究文字的，闹出文字笑话委实辱没艺
术家的形象。古人敬畏敬重文字，学堂设有字纸炉，
错字不许乱弃，需放进炉内烧掉送上天，今日书法
家怎么如此糟蹋文字？几十年前，书法家让人景仰，
近年书法家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三六九等，为何人
们看到书法家不再投去景仰的目光？原因是一部分
书法家缺少文化修养、文字修养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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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错字有仇
□王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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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做文秘工作，锻炼了一点小本事，就是对
文稿中的错字非常敏感。别说校对文稿的时候，就
是一般性地阅读文稿，只要有错字，就会像挖地雷
游戏中遇到地雷一样，瞬间在视野中爆炸，无一漏
网，即使有些拿不准的字，也会自动跳出来，提醒你
去查字典，来决定自己的去留。

有一段时间，工作单位所属的一家报社的领
导，正苦于屡有读者来信举报报纸上的错字，发现
了我的这点小特长，就商量着让我业余时间帮助报
纸挑挑错字。说实在的，和编辑们平时都在一个大
单位，住在一个宿舍院，碍于情面，不愿意接这个任
务，并且编辑们学历都比我高，也怕担当不起这个
任务。但是，报社领导再三请求，实在也不好推脱，
就答应了。

一旦上了套，责任感和平日积累的敏感就占了
上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感情都丢到爪哇国去
了，不管谁是责任编辑，只好铁面无情了，报纸上的
错字基本上难逃“法眼”。这样一来，有的编辑被罚
款的次数多了，就有些怨言，有的难免要找我理论
一番，半真半假，无理也要搅三分。

有篇文章中有一句“头悬梁，锥刺股”，把“股”
写成了“骨”，还有一段话“冒着刺骨的寒风”，又把

“骨”写成了“股”，我理解这都是电脑写作惹的祸，
错误是比较明显的，按说不该有什么争议。但是，恰
恰这篇文章的编辑是我的芳邻，我指出来以后，马
上就找上门来了。她说她当然知道古文中“头悬梁，
锥刺股”，是锥刺大腿，但是，现实中为了更加清醒，
刺到骨头上也不是不可以的呀。再说，在寒风中穿
着羽绒服，大腿部位感觉更冷一些，所以，“刺股的
寒风”也不能算错呀。我一看她摆明不讲理，只好挑
了一个大苹果，小心翼翼地削好，恭恭敬敬地递过
去，才化嗔作喜。

遇到最多的，也最棘手的，是其他报纸标题经
常用错，而大家习以为常的字，解释起来就比较麻
烦。“差强人意”，字典上明白解释是“大体上还能使
人满意”，但是，人们用起来基本上都是表示“离满
意差一点”，这点意思的差别说起来又不太大。编辑
找来，只好在文章中找出真正的意思，质证一番。还
有一些字，普通读者是不太介意的，比如“度”和

“渡”、“驰”与“弛”、“爆发”与“暴发”，“像”与“象”、“权
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等等，我都会严格按
照文章的意思去衡量、斟酌、纠错，慢慢地把编辑们
都惹毛了，见了我就问“你和错字有仇呀？放过几个
不关键的字又如何？”

后来提起这段经历，编辑们都说，吵归吵，闹归
闹，还是很感谢我的文字素养和较真精神，经过那
两个月的“较量”，他们在字词的使用上都更用心
了，很少再有读者来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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